
2022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黄浩云66 广西民族报
GVANGJSIHMINZCUZBAU岜 莱 副 刊

□ 黄佩华（壮族）

据最新的消息来源说，田西高速将于
2022 年底建成通车。这样一来，广西最后一
个没有通高速公路的县份——西林县通高速
了。以此为标志，广西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公
路的目标。

所谓“田西高速”，即是从田林县潞城瑶
族乡起，接G78汕昆高速往西，经田林县八渡
瑶族乡、定安镇，西林县那劳镇、普合苗族
乡、八达镇、古障镇，到马蚌镇八大河村南盘
江上与云南罗（平）八（大河）高速对接，全
程191公里。田西高速是贺（州）巴（马）高
速的延伸，统称为贺（州）西（林）高速。

大约是 2019 年底，酝酿多年的田西高速
正式开工建设，这对盼望已久的西林人民来
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然而，在我的
老家八达镇平用屯，乡亲们在兴奋之后却又立
马添上了几分忧虑。原来，未来高速公路西林
服务区，将修建在村后两三百米外的平来和平
辣两片缓坡上。而这两个区域，安葬着村里许
多人家历代祖辈的上百座坟茔。仅我们家，就
有我母亲和二哥的坟墓需要搬迁。

在我老家一带乡村，自古以来就流传一句
话：人生三大难，婚娶，丧葬，起新房。别的
不说，就丧葬而言，一个人一旦死了，首先要
找一副好棺材，然后要举行葬礼，再找一个风
水宝地下葬。这样才可以说让死者有尊严地离
开人世，让活着的亲人体面地生活。否则，办
不妥其中一个环节都会让世人诟病，说尽闲
话。为此，对于迁坟这样的大事，每个家族每
个主事的人都不敢马虎敷衍，不能草率行事，
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时值严冬，老家的侄仔来电告知，县里镇
里和村里都下了迁坟令，看来是没办法拖延
了，要我立马回老家去处理迁坟事宜。

若是在从前，迁坟这样的大事情是轮不到
我操持的，那时候有父辈，有兄长，天塌下来
有他们顶着。而如今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母
亲早已作古，大哥二哥也已归西，三哥二度中
风瘫痪在床，四哥远在澳洲。虽说还有大姐二
姐和小妹，但家里只要还有男丁，这种事情一
般是不会要她们操持的。此时此刻，给母亲和
二哥迁坟这副担子就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肩
上。

回到老家，亲戚就向我反映，迁坟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化解处理。经

了解，大家迟迟不迁、互相观望的主要原因有
两个：一是大家听说云南罗平那边的迁坟补偿
款是七千元一座，未立碑的也有六千元，而村
里的是四千元一座，未立碑的三千元，相差太
大；二是那些有正式工作的人家，比如我们家
和有人当村干的人家应该先动手，所以村民们
都在等待观望。此外，村干部甚至还希望我出
头去向有关部门反映迁坟补偿款过低的问题，
能争取到多一些补偿款。还有人表示，他们的
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或部分满足，他们就死扛到
底，或者扛到次年开春再说。

原来情况并不像侄仔说的那样简单。不是
说我一回老家就可以马上动手迁坟的，我不仅
要照顾村里人的情绪，而且还要去做他们的说
客，帮他们去争取更多的利益。我掌握到这些
信息后，便主动去跟县里负责协调田西高速公
路项目的一个领导了解情况。领导告诉我，补
偿款和云南那边有差异是事实，因为云南那边
只修 20 多公里，需要补偿的费用自然就少。
而西林境内则是有10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补
偿的面巨大。加上西林县小财力有限，要想增
加补偿额度是不可能了。为此，他们已经反复
做了各级政府组织的工作，也要求各级工作人
员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和某县领导既是
熟人又是亲戚关系，我相信他说的一切根本不
会有松动的可能了。于是，我把领导请到家
里，叫上几个村干，边吃饭边让他们继续沟
通，虽说当场没能达成什么共识，但大家彼此
都知道，补偿款将不会有任何增加，春节过后
施工队就要进入服务区施工现场。

眼看距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想
时间不等人，不能再耗下去了。我最优先要做
的一件事，就是去老老家把堂弟请过来，一方
面让他帮找两个新坟址，另外让他帮看一个吉
日。我们家原来住在桂滇交界的岩怀屯，大约
七十年前搬到驮娘河边的平用屯，叔叔一家一
直还住在那里，所以岩怀便成了我的老老家。
堂弟念过高中，在屡考公职不中之后，无师自
通地学会了一些易经八卦，会看点风水。找好
了地址以后，堂弟说，年前是南北利，年后是
东西利，现在两个坟都是东西朝向，显然不
利，迁了也不能立碑，最好是过了农历春节开
春后再迁，那样可以搬迁后同时立碑。

按我老家风俗，人死了下葬是一回事，立
碑又是另一回事，时间上并不一致。迁老坟也
是如此，如果当年朝向不利，即便迁了坟也是
不能同时立碑的。堂弟这么一说，等于是把球
踢给我了。若是让我自己选择，我当然是倾向
于一次性搬迁了，这样不仅节约人力物力，也
不会给亲友带来多次麻烦。可是这样行吗？春
节后施工队就要进场了。于是我做出了决定，
先把坟迁走再说，过了年开了春再立碑。

在我们老家，谁家迁坟了，除了亲友之外
村里人一般都会主动过来帮忙。果然，动手那
天居然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群乡亲。我心里暗
想，我想要的效果达到了。但是对我侄仔而
言，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却让他有些为难。虽然
事先我们已经准备了一头猪，但当年闹猪瘟，
从食品公司买毛猪已经是 20 元左右一斤，有
些农家在深山里饲养的土猪则要 25 元一斤。

这么算下来，买一头200多斤毛重的猪也要四
五千块钱，而我们家需要迁移的两座坟可能得
到补偿款加起来才是七千元，何况还要立碑
呢，经费上肯定捉襟见肘了。

我当即打消了晚辈们的顾虑，承诺开春后
立碑的费用主要由我来负担，其他问题亲友们
配合一下就可以了。得到我的许诺之后，两座
坟墓在堂弟的指导之下终于顺利开挖。

丧葬方面，我们桂西北一直有捡骨葬和二
次葬的风俗。就是第一下葬后若干年，再挖开
坟墓将骨头捡起来洗净装入金坛，择地另葬并
立墓碑，我二哥的坟属于这种情况。而我母亲
就不同了，她的坟已经是第二次葬也立了碑，
这次就是第二次搬迁第三次葬了。若不是田西
高速通过此地，她老人家也就不会这么折腾
了。每当想到一个人死后还要受到这么周折，
我心里便会感到一阵难过。

许是又一次惊扰到了母亲，开挖到半时我
竟不慎扭伤了腰，顿时疼痛难忍。虽说这是我
的习惯性腰痛，也是年轻时在水泥厂干重活时
落下的老毛病，但偏偏在此时此刻发作，真的
是不凑巧啊。按照老风俗，起完骨骸装好坛
后，家中男嗣要把坛子背在身后，徒步走向新
的坟地。我母亲的新坟地距离大约有三公里左
右，但沿途都是爬山，加上连续下雨路途湿
滑，难度可想而知。我忍住腰部的疼痛首先蹲
下去，把沉重的金坛背在身后，缓缓地站了起
来，一步一步地走出那片油茶林，朝坡上走
去。走了差不多一公里，才把坛子转交到几个
外甥的背上。

尽管我的腰伤持续了很多天，但是我们家
的行动换来了可喜的景象。之后的许多天里，
在属于未来服务区用地的那两片缓坡上，无论
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
声。新的一年春节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的老坟
都迁到了新地。

第二年春天，我们平用黄家又在亲友们的
帮助下，择日为我母亲和二哥的新坟立碑。这
一次，大家似乎是想为我们再做点什么，都一
致表示，刚过完年猪肉都吃腻了，他们想吃羊
肉了。

我晓得，面对乡亲们的热情，为了田西高
速早日修通，宰它一两头羊也是应该的，值得
的。

（作者系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祖国，我永远爱您
如果您是一座大山
我在山脚下挥汗劳作
筋疲力尽，抑或受伤
也一定保持仰望的姿势
仰望您每一寸浩瀚的时空

祖国，你灿烂的光辉
虽然离我很远，很远
在生命里，也难以抚摸
但你有一种力量
一种旺盛的力量
每一天，都以喷薄的姿势

深深地摁进我的胸膛

我的小小的瘦弱的身体
早已站成一堵窄窄的墙
为您捍卫一片黑色的风暴
一场飘摇的苦雨
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
以及一条肆意流浪的河流
直到我被冲散，一泻千里
一路上，化为灰烬，化为尘埃
最后又变成泥，我也要爱您
热爱脚下这片滚烫的土地
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朱山坡是70后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高手，
这已经得到文学界公认。20多年来他执着于短
篇小说的创作，这就是对文学的坚持和热爱。
我希望他能够把这种热爱继续坚持下去，写出
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作品。”广西文联主席、广
西作协主席、著名作家东西如是说。9月25日，
朱山坡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新书分享会在
南宁举行，活动由《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广西
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上海文艺出版社
等单位协办。东西、张燕玲、凡一平、非亚、田
耳、张柱林、曾攀等作家、评论家以及高校师生、
文学爱好者近50人参加了分享会。

东西在分享会上指出，朱山坡对文学十分
虔诚执着，他为人低调，勤奋刻苦，创作成果突
出，已经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尤其是他
的短篇小说辨识度高，不跟随大众化、流行性
写作，在选材、叙述、故事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地
方，形成自己的品格风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广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朱山坡“目光越
拉越长”，有诗和远方的情怀。他从身边的故
事写起，慢慢地写到非洲，写到卢旺达，甚至写
到美国的自由女神，他对这种系列性题材的把
握还是不错的，他始终把自己放在叙述之中，
放在现实之中，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可以说

《萨赫勒荒原》是他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成果，值
得关注和研究。

《南方文坛》主编、著名评论家张燕玲一路
见证了朱山坡的成长，她认为朱山坡是一个野
气横生、锐气十足的作家，他不断挑战自我，不
断拓展艺术边界，不断创造作品的异质性，是

“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家，他作品有一种撒野
后的节制和魔力，他笔下的“米庄”“蛋镇”已成
为知名的文学地标。朱山坡虚心求进、求变，在
地方性和世界性之间去寻找和建构自己的美学
样貌和美学个性，确立自己的风格，他已经成长
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灵魂捕手”。《萨赫勒荒
原》集子里的九个故事延续着他一贯的灵魂叙

事，这些故事野性、荒诞、离奇而富有诗意，表面
从容淡定，里头暗流涌动，感情丰沛，精神高远。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柱林认为，
朱山坡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但他依然
保持写作野性和坚持文学的初心。《萨赫勒荒
原》这篇小说写的是非洲荒原，但也可以理解
为人心灵和精神的荒原，如何摆渡自己走出这
个荒原，越过有形和无形障碍，摆脱现实的束
缚，到达更远的地方，抵达心灵的彼岸，其实这
就是文学的力量。

著名诗人非亚分享从写诗转到写小说的一
些心得体会，他说北流方言的幽默滋润着朱山
坡的小说写作，正是这种幽默让人有阅读快
感。小说创作是一个虚构的现实，重新建构一
个新的现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方
式。

著名作家田耳认为写小说就像是挖矿，有
和没有心里要有个度量。短篇小说要写好是很
有难度的，他认为 20 来年一直坚持写短篇的朱
山坡，就像一个英雄的孤勇者，他非常佩服这种
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

瑶鹰、伍迁等与会作家也进行现场交流，并
对朱山坡的新著给予高度的肯定，也提出了中
肯的建议。

在活动现场，朱山坡就短篇小说如何改编
成影视作品、如何追求经典文学写作等问题与
读者进行交流，随后还进行现场签售。

文学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之一，朱山
坡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近年，他创作了一
系列以援非中国医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并引
起热议，被认为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文学表达，最新小说集《萨赫勒荒原》收录
了《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闪电击中自由
女神》等九篇佳作，彰显了文学桂军的实力。朱
山坡表示，他将以宏大的写作雄心和开阔的国
际视野，创作出更多具有深广度的优秀作品，以
回应时代命题，探索文学新径。

迁 坟 记

□ 本报记者黄浩云

越过心灵的荒原抵达彼岸
——朱山坡小说集《萨赫勒荒原》新书分享会在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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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村里的操场有了第一面国旗
操场的心腹上就有了骚动
一群村民每天总对国旗仰望
仰望得腿上的稀泥一块块脱落
仰望得额头的珍珠一颗颗

月亮出来了
村民在和国旗上的星星对话
在和温馨的夜呢喃

也许星星睡去了
夜也约会去了
村民只好跟村民对话
说着说着就争起来
争着争着
就把星星吵醒了
星星一个微笑
就把国旗飘了起来

今天操场上的国旗
冉冉升起
在众多的村民中
多了几位坐轮椅或双目失明的军人
他们说是来听国歌的
用旋律来接好他们的双脚
用歌声叩亮他们的眼睛

□ 黄志伟（壮族）

仰 望 国 旗


